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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曾说，自己的家国情怀，很大程度上源自父母。他的父母都是抗战老党员，尽管早已去世，但

有些东西是渗入到骨血里的——

沧州武术中的沧州武术中的““龙龙””
本报记者 杨金丽 摄影报道

春夏之交，在海兴县老干部局院
内，一位满头华发的老人，披着一身
阳光，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他叫王
治国，71岁，王树国的二哥。

王治国说，平生他有两大骄傲，
一是父母，二是三弟王树国。作为福
耀科技大学的校长，当代教育家王树
国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宝藏校长”。

“三弟能有今天的成绩，和他自
己的努力分不开，但也离不开父母的
言传身教。尤其是三弟的家国情怀，
更是和父母直接有关。”王治国说。

不惧怕困难，源自父亲
王福芹

曾有人问王树国最大的优点是
什么，他想了想说是不惧怕困难，
并说这一点主要源自父亲王福芹：

“父亲 14岁参加革命，把自己的一生
都献给了党的事业。他经历过很多
坎坷，但从来没有因为任何事情改
变自己的信仰。就我自己来说，不
管多么难多么苦，就只有一个信
念，加把油、往前走，我从来都认
为，希望就在眼前。”

海兴方面提供的资料显示，王福
芹出生在献县临河乡西镇村，3岁就
没了娘。他和父亲及哥哥艰苦度日，
困境中懂得了感恩，养成了坚强刚毅
的性格。

1940年8月，年仅14岁的王福芹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献县抗日民主
政府公安局的一名交通员，在献县、
泊头、南皮一带参加了反“扫荡”、
破坏敌人交通设施、袭扰鬼子据点、
策反汉奸队等一系列抗日活动。

别看年纪小，王福芹却聪明机
智，胆大心细。1942年初秋，在一次
锄奸活动中，他以分烟为名，巧妙甩
掉汉奸头子带来的 3个随从，又当机
立断，关上大门，来了个瓮中捉鳖，
为锄奸行动立下首功。

革命年代，他与一起参加抗日工
作的张润波相识相恋，组成了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王福芹来到盐山工
作，后担任盐山县赵毛陶公社书记。
他们也举家搬来此地。王治国和王树
国都出生在这期间。

1965年海兴建县，王福芹调任海
兴县辛集公社书记。为了让老百姓过
上好日子，他顶着各方压力，历经千
辛万苦，终于使辛集有了自己的机窑
厂，带领大家进行农业生产设施建
设，让当地老百姓受益几十年。

“你打算怎么做一个对
国家有用的人？”

王治国兄弟 4人，他行二，比王
树国大 5 岁。那时，父母要外出工
作，没有时间照顾三四岁的王树国，
就让正上小学的王治国领着他去上
学。

王树国在教室里不哭不闹，听得

认认真真。老师偶然提问，他都能回
答正确。旁听了 3年，王树国正式上
学。他的成绩在学校一直数一数二。

1973 年，王树国高中毕业。那
时，他的两个哥哥已先后参军。在母
亲的鼓励下，王树国踏上了下乡之
路。临行时，母亲正生病。她告诉儿
子：“入党以后再回来见我。”

王树国下乡的地方是海兴县孔庄
子农场。一次挖猪圈，他把手弄伤
了，当时什么也没说，忍痛继续干活
儿。后来手部感染，被发现后送医，
大夫说，再不治就要截肢了。所幸治
疗及时，手保住了。

农场的日子非常艰苦，饶是如
此，王树国也从未间断学习。“那
时，我每个月都要写一篇作文给之前
的班主任审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
这样做，只是潜意识里有一个声音在
不断鞭策自己：不要浪费光阴，要用
有限的时间多学习、多读书，不辜负
母亲的期望。”王树国说。

从农场到油田，临行前，17岁的
王树国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入党
以后，我就回来看您。”

那时，正是王福芹一家的至暗时
刻：王福芹被划为右派，家人也跟着
受牵连……无论何时，王福芹和妻子
都坚信党，坚信终有拨云见日的一
天。受父母影响，王树国拼命工作。
他说：“我觉得如果不是党员，都无
颜回去见父母。”

1年零 3个月后，王树国如愿加
入中国共产党。他第一时间写信告诉
了母亲这个好消息。“母亲特别开
心，她问我的第一句话是，你打算怎

么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1977年，王树国走进高考考场，

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工大录取，踏上
了新的人生征程。

家国情怀，来自父母言
传身教

平反后，王福芹先后担任海兴县
副县长、县政协主席。离休后，每年
县领导来慰问，他都为海兴的发展建
言献策。而对于组织上送来的慰问
金、慰问品，他一概不留，都交到县
老干部局，说：“送给那些比我困难
的同志吧！这些钱和东西就算一名老
党员的心意吧！”

在王治国眼里，父亲正直无私，
从不搞特殊。记忆最深的两件事都和
车有关。一是王治国在小山乡工作
时，一次下班途中，正赶上司机开车
带父亲回县城，看见他后停下车，想
顺路带他一起走。父亲却阻止说：

“公车哪能私用？”最终也没带他。二
是父亲年老住院，出院时，身体还很
虚弱，走不了路，他想找辆车接父亲
回家。父亲说：“都离休了，别麻烦
公家了。”他说：“我找同事帮忙，总
行吧！”父亲说：“你同事的车不也是
公家的吗？我不坐！”最终，他自己
花钱租了辆面包车，才把父亲接回
家。

王治国退休前在海兴县公安局工
作。一次，他和父亲谈起抓捕犯罪嫌
疑人时，自己在沟里趴了整整一夜。
父亲说：“这算什么？当年我打鬼
子，在沟里一趴就是5天！”

走进大学、出国深造、成为高
校校长、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王
树国越来越忙。渐渐老去的父母也
偶发感慨：“你怎么离我们越来越远
了？不过，能做对国家有用的人就
好！”

“父母从来没和我说过，将来你
要多挣钱、过好日子。父母总是问
我，有什么收获，能为国家做什么事
情。”王树国说。

王治国说，小时候，他从没穿过
新衣服。一次，自己忍不住抱怨。母
亲说：“你看我穿的什么？”一句话，
让他再也没了怨言。

磕破了的碗舍不得扔，几次搬
家都捎着；孩子们穿的衣服上，补
丁摞补丁；母亲经常帮助别人，可
搬家需要帮手时，却不愿意麻烦别
人，自己带着孩子们用小推车一车
车地拉……

他们教给孩子的是家国大义，信
念的火种；是遇到困难，挺起腰杆，
绝不低头；是不去讲究吃什么穿什
么，也不去计较个人荣辱得失，而是
在更重要的事情上专注用心。比如，
王树国心心念念的国家、教育、科
研。

“父母的言传身教早已渗透到我
的骨血里，伴随我一生。”在西安交
大时，王树国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
自己的父母。他说，父母虽然不在
了，留在他印象里最深刻的话仍然
是“工作做得怎么样、有什么新的
业绩”。

这句话，也许就是王树国一直以
来不竭的动力。

昨天，记者在市区行走运
河时发现，清风楼北面三四百
米处，建起一座狮子山园，为
运河市区段再添一景。

从清风楼沿堤顶路向北走
三四百米，有一座古运河石狮
艺术馆。艺术馆南，就是狮子
山园。这是一处以石狮文化为
主题的街边园林，沿着“狮子
滚绣球”的甬道而行，杨树林
中，一座高大威武的石狮，面
对运河，昂首阔步。石狮艺术
馆馆长董义介绍，这座石狮高
3米，重约13吨左右，由石狮
艺术馆收藏。石狮用材为曲阳
一级汉白玉，工艺精湛，采用
古法剁斧工雕刻。园内放置了
大量赏石，安置了阳篷桌椅。
行人路过，可进园观赏石狮，
也可打卡小憩，成为运河畔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

杨金丽

今年是龙年，沧州武术中是否
有龙的元素？日前，记者来到青县
武术会馆，听著名武术家、盘古武
校校长刘连俊聊聊沧州武术中有哪
些龙元素。

“劈挂拳是中国十大优秀拳种
之一，其中就有一趟拳，名为青龙
拳。劈挂拳以劈为主，讲究猛劈硬
砸；青龙拳以挂为主，讲究掏打撩
阴。一劈一挂，合起来才是劈挂
拳。”刘连俊说，以劈挂著称于世
的沧州武术家很多。沧州武术有开
放、包容的传统，各门派之间经常
互相交流、互学武艺、取长补短。
很多武术家都练习过劈挂拳和青龙
拳。比如，以燕青拳闻名的著名武
术家祁鸣松，就曾以青龙拳打过比
赛。刘连俊的青龙拳，是和武汉体
院武术系主任张克俭学习的。

武术中还有一套青龙戟，是自
古传下来的武术器械套路。在陈列
的十八般冷兵器前，刘连俊介绍，
单面的戟叫青龙戟，双面的戟叫方
天画戟。三国时期，吕布使的兵刃
就是方天画戟。武术中，青龙戟和
方天画戟练起来基本一致，并没有
太大的差别。另外一套与龙有关的
武术器械是青龙偃月刀，这是三国

时期关羽使用的武器。在武术界，
关羽的地位很重要，被誉为“武
圣”，其忠义精神，也正是武林中
人向往追求的侠义精神。

仔细端详陈列的十八般兵器，
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刀、枪、戟、
斧、钺、锏、铲、矛……很多器械
的“吞口”都是龙形的。“吞口”
是武术器械上连接兵刃与柄手的铁
质或铜质构件，下面缀以红缨，增
强器械美观。刘连俊说，“龙吞
口”是自古传下来的，别看“吞
口”不大，却增加了武术器械的质

感，更好地传达出武术的精神。
其实，武术中的龙元素还有很

多：练功服上，多绘有金丝银线的
龙形纹饰；刀身剑刃上，也多刻有
龙纹；很多武术套路的招式上，也
有以龙命名的动作，比如四象功法
中的“青龙白虎”、八极拳金刚八
式中的“降龙伏虎”……刘连俊
说，龙是腾云驾雾的祥瑞，具有积
极进取、勇于拼搏、不畏困难、敢
为人先的精神，和武术的精神是相
通的。这也是沧州武术中蕴含龙元
素较多的原因。

逃亡南下考上国立一中

戴境章原名戴其蓉。境章这名
字，是他在当时的沧县县立牛市街
小学上学时，校长姜苹给他取的。
姜先生说：“其蓉像个女孩儿名，
叫境章吧！”境章的寓意是什么？
先生当时没有多说。他用了一生的
长度，才咂摸出这个名字的深意。

1942 年的中国，狼烟遍地，
民不聊生。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沧
县县城笼罩在白色恐怖中。戴境章
的堂兄戴其萼，是早期共产党员。
戴其萼和戴家三兄弟投笔从戎，先
后奔赴抗日战场。那一年，戴境章
16 岁，在沧县师范学校附中读
书。他再也坐不住了，怀着“再也
不当亡国奴”的想法，他悄悄跑出
了学校，逃离了日本兵把守下的县
城，来不及回家告别母亲，就扒上
了南下的火车，一路颠沛流离，辗
转来到了河南洛阳。

当时，河北省流亡政府驻在洛
阳。为收容河北省沦陷区的青年学
生，省教育厅专门成立了青年招待
所。1942年秋，国立一中来洛阳
招插班生，戴境章幸运地考上了。
他和同时被录取的3名同学翻山越
岭，徒步300多公里，来到大山深
处的淅川，一路打听找到了心向往
之的国立一中。

到了学校，一路的辛苦和疲惫
一扫而光。“学校在牛尾山下，淅
水河畔，环境很美。这里都是河北
的师生，感觉特别亲切。”戴境章
说，眼眸中闪烁着欣喜振奋的光，
仿佛回到了81年前。

不敷衍、强体魄、学本领

戴境章被分到国立一中初中部
23 班。班主任孙老师博学仁厚，
对学生很好。师生们大多远离故乡
和亲人，相同的境遇，让他们亲如
家人。放假时，孙老师会让学生去
家里玩儿。

戴境章在这里感受最强烈的有
两点，一是学校注重学生体质训
练，二是老师们的教学水平很高。

每天早晨6点，是学校的早操
时间。高中部以军训标准训练，初
中部按童子军标准训练，要求都很
严格。学生们吃不好，住宿条件也
很差，学习的劲头却很足。回首往
事，戴境章念念不忘校园优美的自
然环境：“学校外边就是淅水。夏
天，我们去那游泳。水里的鱼儿特
别淘气，会咬我们的脚趾。”老人
说着，双脚轻轻摆动，好像他又踏
进了淅水，那 80年前的鱼儿又咬
住了他的脚趾。

采访中，老人不止一次地提
到国立一中老师们教学水平高，
而且各有特色。印象最深的是数
学老师，每次上课，他都用吟唱
的方式教学，课堂气氛活跃又轻
松。戴境章眼界大开，学习的兴
趣更浓了。

在我们的恳请下，老人画起了
国立一中校址图。98岁了，老人
握笔的手重若千斤，一笔一画却写
得工工整整。写完，再看，核实无
误后，才递到我们手中。

老人说，国立一中的校训是不
敷衍、不作弊，这影响了他一生。

知识分子风骨

虽身处乡村，戴境章身上却有
知识分子的风骨。他不卑不亢、谦
谦有礼、多才多艺，98岁了，还
在侍弄花草。在报纸上看到国立一
中的报道后，老人迫不及待地让家
人联系记者，并坚持站在门口等
候。

采访中，一起前来的国立一中
历史研究者李永翔，讲了他知道的
一件事：一天，国立一中涌进一群

乡民，吵吵着说学生们偷掰了玉
米，向校方讨说法。正在师生们不
知如何应对时，校长杨玉如走上来
说：“孩子们远离家乡，流亡到河
南求学。我们没有管教好孩子，才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学校的责
任，是校长的责任。”说着，他撩
起长衫，双膝跪地，当场致歉。

戴境章说，男生们还真干过摘
红薯秧子、掰玉米的事情。这件事
在学生中影响很大，他们从此再也
没偷掰过玉米。杨校长的形象，也
深深刻在他的心中。之后，国立一
中敞开校门，招收当地孩子入学，
还派师生组成宣传队，到淅川各地
进行抗日宣传。

“学校常办晚会，节目都是同
学们自编自演的。”老人说着，唱
起了歌曲《朱大嫂送鸡蛋》。一曲
唱罢，老人说：“这是一首宣传抗
战的歌曲。每次演唱时，演员在台
上唱，我们在台下和，大家群情激
昂，都盼着早日学好本领、抗击日
寇、报效国家。

1944年底，戴境章参加了青
年远征军，来到抗战前线。这一
年，他 18 岁，刚考上高中不久。
很快，抗战烽火蔓延到淅川，国立
一中不得不西迁至陕西城固。“那
时，很多男生参军，女生去了剧
团。跟随学校西迁的，只有部分学
生。”戴境章说。

为母亲再洒一把泪

1948年 10月，戴境章所在部
队在沈阳投诚。从此，他加入中国
人民解放军，跟随部队南征北战，
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直到这时，他才有机会给老家
写信。离开家乡时，他 16岁，如
今已 20岁出头。父亲去世早，离
开家乡时，他匆匆南下，顾不上和
母亲告别。几年时光，音信隔断，
恍如隔世。这些年他迫切想知道母
亲的消息。

兄弟回信说：“母亲安好，勿
念。”他更沉不住气了。当即找首
长，表示要回乡看望老母。恰好当
时部队可以转业，他立即申请转业
回家乡工作。首长让他深思熟虑，
他说：“这些年没有床前尽孝，为
了老母亲，值！”

当他风尘仆仆、满怀期待地回
来，推开家门，却空无一人——母
亲已经去世了。那种悲痛和跌落至
冰点的感觉，让他痛彻心肺，至今
想来，都忍不住痛哭失声。

那是整个采访中他唯一的一次
哭泣。战乱逃亡、颠沛流离，没有
让他掉泪。98岁，几乎看淡一切
的他，把眼泪留给了母亲。

1952 年，他以教师的身份，
出现在军马站小学的校园中。1956
年，他被调到风化店中学，先当教
师、后做校长，教书育人 36 年，
托举着一代代学子、教师的成长，
活成了小时候牛市街小学姜苹校长
为他取名时期许的样子。

“军马站村有一位98岁的老人，在国立一中读过书！”

5月2日，得知这一信息后，我们马上赶到沧县李天木镇

军马站村，通过老人的侄子戴志军，找到了戴境章。

老人戴着一副眼镜，面容清癯，腰身挺直，目光和善。

他耳不聋、眼不花，记忆力好，人淡如菊，言谈中难掩知识

分子的风骨。说起在国立一中读书的故事，老人好像回到了

曾经的岁月，深邃的眸子里，仿佛投射着历史的影子。

家国大义家国大义家国大义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金丽杨金丽 魏志广魏志广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杨可新杨可新 摄影报道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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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1963 年年 1111 月月，，王福芹王福芹、、张润波与二子张润波与二子
治国治国（（左一左一）、）、三子树国在一起三子树国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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